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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民俗作为研究视角，通过“文献分析法”和“纵向研究法”的相互

配合，探讨汉诗的服饰、经济和饮食三方面的民俗文化。“文本分析法”则用

于分析上述民俗在诗中的功能。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首章为绪论，会阐释民

俗文化的涵义、论述研究动机、整理与本文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同时，此节

也将详细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则是汉诗的服饰民俗文化。首节将探讨汉人的服饰装扮。经过笔者

使用“纵向研究法”对比后发现，一些在汉诗中被提及的配饰，实际上是到了

汉代才出现的女性配饰。次节则是论述诗中的服饰民俗在抒发情感与反映审美

两方面的功能。 

  第三章为汉诗的经济民俗文化。本章的第一节会说明汉代仍重视农桑活动

的缘由，而在第二节中会探讨经济民俗在诗中所发挥的功能——反映汉人娶妻

审美与反映百姓的情感。 

  第四章为汉诗的饮食民俗文化。此章的第一节会说明汉人所食用的食物种

类与饮品。第二节则是论述饮食民俗在诗中的功能——文学功能与实录社会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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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为结论，主要是针对全文中的服饰、经济、饮食民俗文化的功能进

行总结。 

 

 

 

【关键词】汉诗、服饰、经济、饮食、民俗文化、文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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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民俗”是指民间风俗，是一种由广大百姓所创造、使用和传承的生活文

化。根据学者钟敬文的解释，民俗所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社会的经济活动、

不同的物质文化、制度等都是民俗的一部分。（钟敬文，1998：5）“民俗文化”

则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一个总称。（陈金章，2007：2）班固曾于

《汉书·艺文志》提及汉代乐府机构收集乐府诗是为了“观风俗”。由此可见，

汉诗必然也能反映当时的民俗文化。 

笔者在本文中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郭茂倩《乐府诗集》所

收录的汉诗为研究范围，以服饰、经济和饮食为视角，探讨这些民俗在诗中的

功能，从而了解为何这些民俗会被收进诗中。 

 

（一） 研究动机 

 

  笔者素来对中国历史文化深感兴趣，因为能够透过文字的叙述去了解并想

象当时百姓的生活方式。从班固对汉乐府诗的评价得知，汉乐府诗具有观风俗

的特质。因此，若欲从汉诗去研究当时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课题。 

  此论文最大的难处在于这类的汉诗研究已并非一个新题，因为已有不少学

者做过相关研究。倘若笔者只是以结合史料的方式来研究汉诗中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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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造成笔者与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重叠。因此，本文将把诗中的民俗文化

与文学作品紧密挂钩，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民俗文化在诗中的多种功能。汉

诗的数量虽然众多，倘若欲研究汉代民俗在诗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并非易事。这

是因为当时仍是诗歌的萌芽期，诗中也较少有细致描写的部分，因而一些民俗

事项在诗中也只是起到客观记史的功能。倘若欲要分析民俗文化在诗中所发挥

的其他功能，这确实有些许挑战性。 

 

（二） 前人研究成果 

 

  学术界中与汉诗相关之研究历来众多，因而此节只会整理以民俗作为视角

的汉诗研究。此类研究主要以汉乐府诗居多。笔者认为这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

类：第一种类型为单纯研究汉诗中的民俗文化，整体研究更倾向于汉代历史文

化研究；第二类的研究则是把诗中的民俗文化与诗歌紧密钩挂，进行深入的探

讨。 

  其中郝英英〈从孔雀东南飞看汉服〉正是属于第一种研究类型。作者以汉

代民俗作为研究视角，探讨诗中所反映的汉代服饰民俗，透过刘兰芝来了解汉

朝女性的装扮。李晖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与汉代婚姻风俗〉同样以刘兰

芝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汉朝的婚嫁民俗。学术论文方面，方海峰的《汉乐府与

汉代社会》及赖志远的《两汉乐府中所反映之生活与民俗》主要是以文史互证

方式进行研究。他们以汉代现存文献记载或出土文物为依据，证明诗中反映的

汉代民俗确实为汉朝民俗无误。书籍方面，丌婷婷《两汉乐府研究》中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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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第四章 两汉乐府与汉人生活”，结合各种史料及出土文物论述两汉乐府

的物质风俗。张永鑫《汉乐府研究》中的“汉乐府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也同样是通过结合史料方式，论述汉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活风貌。 

  根据笔者分析，较倾向第二种研究类型的有陈金章的《汉乐府民俗文化探

微》。作者在探讨诗中的民俗文化之余，也略谈上述民俗文化在诗中产生的作

用。例如汉代服饰民俗反映出不同阶级在衣着方面的审美追求。此外，朱琼娅

的《汉乐府风俗文化及其美学阐释》则是在论述乐府诗中的风俗文化后，再进

一步阐释这些风俗在诗中功能——反映汉人的审美价值观。昝风华《汉代风俗

文化与汉代文学》分别从汉代诗歌、赋、散文及小说，探讨汉代风俗文化对不

同汉代文学作品所造成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式也较倾向第二类型的研究，即

论述汉诗的民俗文化后，会深入研究该民俗在诗中的功能。 

 

（三） 研究方法 

 

  笔者在本文中将使用三个不同的研究方法，即“文献分析法”、“纵向研

究法” 及“文本分析法”进行论述。首先，本文将使用文献分析法，对所收集

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文献分析法是指通过大量搜集所需文献资料，将所搜

集的文献进行归类和分析，并提取研究所需资料。因此，笔者将会广泛阅读并

搜集与汉代服饰、经济及饮食相关的文献记载，包括秦汉的文献和现代学者的

专书、学术论文、期刊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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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搜集所需的资料后将使用纵向研究法，与先秦时期的民俗进行比较。

笔者之所以不选择与秦朝的民俗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秦朝现存的文献记载并

不多。倘若欲进行纵向比较也颇为困难。因此，本文将以先秦时期的民俗作为

对比对象，探讨汉诗中的服饰、经济及饮食民俗，是先秦时已存在或是汉代时

才开始出现的崭新民俗。 

“文本分析法”则是指从文本的表层，进入文本的深层，阐释被隐藏在文

本里的深层涵义。因此，本文也会使用此研究方法解读诗歌作品，探讨民俗文

化在诗中所产生的功能。 

  排除绪论章节与结语部分，本文中每章的首节会使用“文献分析法”和

“纵向研究法”进行比较与分析，比较先秦与汉代两个不同时期是否拥有相同

的民俗文化，因为民俗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具有传承性。本文中每章的次节则

会使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与归类民俗文化在诗歌中所产生的功能，譬如实

录社会现象、反映汉人的价值观、抒发情感与渲染诗歌氛围、奠定后世意象的

文学功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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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诗的服饰民俗文化 

 

  笔者在此章节的首节将整理汉诗出现的服饰民俗，并以概括的方式进行论

述。“民俗”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传承性。因此，笔者在此节也会厘清

汉诗所反映的服饰民俗，究竟是否是汉代才拥有的民俗，亦或是从前朝继承而

来？本章的第二节则会论述上述服饰民俗在诗中所发挥的功能。  

 

（一） 汉诗反映的服饰民俗概况 

 

衣服 

服装种类 诗句 出处 

襜褕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

以报之明月珠。” 

张衡《四愁诗》 

襦 “民安作。平生无襦今

五绔。” 

《蜀郡民为廉范歌》 

“日旰兮不来，谷风吹

我襦。” 

繁钦《定情诗》 

“紫绮为上襦。” 《陌上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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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袖合欢襦。” 辛延年《羽林郎诗》 

“抱时无衣，襦复无

里。” 

《妇病行》 

衣 “抱时无衣，襦复无

里。” 

《妇病行》 

“短而单衣裁至骭。” 《饭牛歌》 

“美人旑旎纷嬆，枻霜

罗衣兮羽旄。” 

《琴引》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

如玉。被服罗裳衣。” 

《古诗十九首》 

“穆穆清风至，吹我罗

衣裾。” 

《古诗五首·穆穆清风

至》 

“裹衣蹇裳。” 《初平中长安谣》 

绔 “平生无襦今五绔。” 《蜀郡民为廉范歌》 

“冬无绔，有秦护。” 《乡人为秦护歌》 

裳 “裹衣蹇裳。” 《初平中长安谣》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

如玉。被服罗裳衣。” 

《古诗十九首》 

“纨素三条裙。” 繁钦《定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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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绣夹裙。”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配饰 

发饰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

瑁簪。” 

《有所思》 

“保用通音信,莲花玳瑁

簪。” 

《古绝句》（其三） 

“宝钗好耀首，明镜可

鉴形。” 

《赠妇诗》（其三） 

“头上玳瑁光。”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头上蓝田玉。” 《羽林郎诗》 

“何以结相于？金薄画

搔头。” 

繁钦《定情诗》 

“何以慰别离？耳后玳

瑁钗。” 

繁钦《定情诗》 

耳饰 “耳后大秦珠。” 《羽林郎诗》 

“耳中明月珠。” 《陌上桑》 

“耳著明月珰。”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妲娥垂明珰。” 《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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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致区区？耳中双

明珠。” 

繁钦《定情诗》 

手饰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

金环。” 

繁钦《定情诗》 

“何以道殷勤？约指一

双银。” 

“何以致契阔？绕腕双

跳脱。” 

玉佩 “带我琼瑶佩，飧我沆

韭浆。” 

《古游仙诗》 

“何以结恩情？美玉缀

罗缨。” 

繁钦《定情诗》 

香囊 “香囊系肘后。何以致

契阔。” 

繁钦《定情诗》 

表一 汉诗中的服饰民俗。 

  发簪在汉代诗歌中是一种常见的女性结发头饰。《仪礼·士昏礼》郑玄注：

“笄，今时簪也。”（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2000b：88）由此可知，笄与簪

乃指同样的头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的汉诗不见“笄”字，反而

较常看见“簪”字，如《有所思》“双珠玳瑁簪”和《古绝句四首》“莲花玳

瑁簪。”（逯钦立，1983：160，343）笔者认为饰品的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实

际上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称作“簪”较“笄”更为普遍、常见，因为上述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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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都是称“簪”而非“笄”。反之，先秦诗歌却不见“簪”字。这种迹象无

疑与学者郭必恒（2008）的说法相符，“一般来说先秦时叫笄，从汉代起簪的

称呼比较普遍，但称为笄也不少见1。”（79）从汉诗中可得知，一般女性的簪

饰，或以珠宝类如珍珠，或以植物形状如莲花作为点缀之用。 

  《说文》曰：“钗，笄属”，因而发钗亦是用以结发的头饰。（许慎，

2006：715）繁钦《定情诗》“耳后玳瑁钗”和秦嘉《赠妇诗》“宝钗好耀首”

都有提及此发饰，说明“发钗”也是汉代女子的头饰之一。（郭茂倩，1998：

1076；逯钦立，1983：187）其实，发钗是始现于西汉晚期，并在那时成为汉代

女性的头饰之一。（郭必恒，2008：80）上述提及“钗”的汉诗皆是出自东汉

人士之手，再加上笔者查询先秦时期的文献及文学作品中，并未发现“钗”或

“叉”用以指结发头饰的相关记载。因此，笔者采信郭必恒的说法，认为“发

钗”是至西汉晚期后才出现的女性头饰。 

  汉诗常见的女性配饰还有耳坠——“珰”。根据《释名·释首饰》解释，

“珰”是穿耳而过的耳饰。从《释名·释首饰》论述可见，珰原为外族女性的

饰品。直至后来传入中原地区以后，才逐渐变成汉族女性的饰品之一2。汉诗如

《京师上巳篇》“妃戴翡翠珥明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耳著明月珰” 

和《艳歌》“妲娥垂明珰”说明汉代时期无论是后妃或是一般百姓，都已有佩

戴珰的习惯。（逯钦立，1983：165，284，289）由于汉代以前并无记载有关

                                                                 
1
一些汉代书籍也有将“簪”称为“笄”的说法，如《盐铁论》“古者，男女之际尚矣，嫁娶之

服⋯⋯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而已。”（王利器，2008：354） 
2
 《释名·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

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刘熙，200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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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珰”的事迹，因此笔者认为珰或许是汉代中原女性才佩戴的耳饰。否则，汉

代刘熙的《释名》岂会言珰是“今中国人效之。”（刘熙，2008：162） 

  《释名·释衣服》曰：“凡服，上曰衣……下曰裳。”（刘熙，2008：165）

由此可见，“衣”与“裳”是泛指所有上身衣服和下身衣服的一个统称。单衣

和复衣是分别对应不同季节所穿的衣服。一般有表无里的称为单衣；有表有里

的衣称成为复衣。（晃福林，2008：139）《妇病行》小孩穿着“襦复无里”说

明当时为寒冷季节，却因贫困而无法穿上絮棉的复衣。东汉以前，襦是男女均

著，然而东汉以后襦主要作为妇女的衬衣，或为妇女穿出在外的衣服。（郭必

恒，2008：86）女子穿襦时会搭裙子来穿，如汉诗中的“缃绮为下裙，紫绮为

上襦”和“妾有绣腰襦……著我绣夹裙”等。（逯钦立，1983：260，283-284）

至于汉诗常见的绔，早在夏商周时人们所穿的服装里并无裤子，直到战国时才

出现了类似后世套裤的服装。（晃福林，2008：142-143）有关襜褕的来历，现

存汉代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有者认为襜褕是指衣襟不绕襟，衣裾在身侧或侧

后方3，有者则认为“襜褕”仅是某个特定地区的一个特别称谓4。襜褕在汉代两

段时期，即西汉与东汉时期，其地位与时人对襜褕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5。这种

变化使到襜褕在东汉提升了其地位，因而身为东汉人士的张衡才会在《四愁诗》

中写下美人赠“我”貂襜褕。 

 

                                                                 
3
 《说文·衣部》曰：“直裾谓之襜褕。”（许慎，2006：389） 

4
扬雄《方言·第四》云，“襜褕，江淮南楚谓之𧝎褣，自关而西谓之襜褕，其短者谓之裋褕。”

（扬雄，1959：47） 
5
 《史记》中有记载武安侯田恬于汉武帝元朔三年时，由于他“坐衣襜褕入宫”，被视为“不

敬。”（司马迁，2014：3452）《史记索隐》中言及，田恬穿襜褕入宫为不敬，皆是当时襜褕

被视作“谓非正朝服，若妇人服也。”（司马迁，2014：3452） 

根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时“耿纯率领宗族宾客二千人，皆缣襜褕絺巾迎上。”（刘珍，

2008：400）可见当时对于襜褕的接受度已经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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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诗中服饰民俗的功能 

 

笔者在此节里会对诗中的服饰民俗，在抒发情感和反映汉人的审美这两方

面的作用进行论述。 

 

1．借配饰以表达男女之情 

 

  汉诗中有少数诗歌，以赠送衣服来表达情意。例如《定情诗》“何以答欢

忻？纨素三条裙”及《四愁诗》“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郭

茂倩，1998：1076；逯钦立，1983：181）汉诗中更多是赠送配饰，将配饰变为

定情信物来表达男女之情，如《赠妇诗》、《有所思》、《古绝句》与《定情

诗》。这种以配饰来表明心迹的民俗，早在先秦时期已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例

如《诗经》所收录的这三首诗： 

 

  《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程俊英、蒋见元，2009：193，21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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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不同时期的诗歌，用以表达情意的配饰的类型却有所不同。《诗经》

以赠送玉佩居多，而汉诗则是赠送头饰居多。笔者认为，造成这个差别主要是

因为诗歌所塑造的主人不同，造成男女视角的差异所导致。汉代四首赠送配饰

以表情意的诗歌里，主要是女性作为赠送者，只有《赠妇诗》是以男性为视角。

反观，《诗经》里主动赠送配饰者都是男性。透过观察上述诗歌可见，成为信

物的物品通常都是贴身之物。因此，以女性视角居多的汉诗赠送头饰为多亦不

足为奇。 

  自周代起，玉器就被附上崇高道德色彩，提出玉有五德，象征着君子的五

种品行6。自此，佩玉除了装饰作用，更是带有寄望男性能够修行德行的寓意。

因此，玉佩也随之成为男性必佩的贴身配饰，如《礼记·玉藻》所云，“古之

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2000a：

1064-1065） 

  同样地，发簪与发钗也在女性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源自周代的笄礼，

当女子年满 15 岁并已有许嫁之人，都会在举行笄礼后，开始梳上成年女子的发

髻。此时，她们所梳的成年女子的发髻，往往都需用上“笄”来结发。对已婚

或已许嫁的女子而言，用以结发的头饰，无论是发笄或发簪，还是发钗，都将

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配饰。虽然，那些成年但未许嫁的女子，纵使举行

笄礼后，其发型仍保持不变，无需梳成成年女性的发髻。发笄或发簪始终是她

们人生中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在日后也将成为她们常用的配饰。纵使金环、银

                                                                 
6其质地温润而泽，似君子之仁；缜密坚刚，似君子之智；有廉棱而不伤人，似君子之义；纹理

自内显露，似君子之信；瑕瑜不相掩饰，似君子之忠。（周汛，199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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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珥珰、香囊、跳脱等，不像发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配饰，然而它们仍是

女子的贴身物品，能够把贴身之物赠予别人，可见对方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不一

般。 

  男女之间的情意，难以用三言两语就能清楚让对方感受得到自己的心意。

在这种情况下，赠送配饰之举成了一种暗示，用以让对方理解自己的心意。笔

者认为，赠送的定情信物都是以配饰为多，或与物件的大小有关，因为这些配

饰都属于较小巧的物件，更方便随身携带。因此，可以让配饰犹如“自己”般，

时刻陪伴在情人身旁。此外，当思念对方之时，也可随时取出对方所赠送的配

饰睹物思人。 

  从这些赠馈配饰的汉诗来看，赠送信物之举在出现之前，必然有着一个前

提。有者是基于分隔两地的前提下，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强

调分离的距离之远、《赠妇诗》“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强调无法团聚的

分离和《古绝句》“何用通音信”强调女子无法获得丈夫音讯之苦。（逯钦立，

1983：160，186，343）有情之人却被迫分离无疑是最痛苦，势必会让他们饱受

折磨，如秦嘉就因而“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逯钦立，1983：186）因

此，为了抒发情感才会开始赠送信物。例如，“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

（逯钦立，1983：160）、“何用通音信，莲花玳瑁簪”（逯钦立，1983：

343）、“何用叙我心……宝钗好耀首”（逯钦立，1983：187）等。 

  除了上述情况外，亦有者是在双方相互喜欢的前提下，如《定情诗》“我

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开始赠送定情信物。（郭茂倩，1998：1076）此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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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三首诗，仅赠送一件信物，而是赠送高达八件不同的贴身配饰来表达情感7。

笔者认为，信物之多是为了强调诗中女子对该男子，确实是充满着满腔真挚的

爱意。汉诗说明赠送信物的举动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即一旦汉人始于某种先

决因素的影响下，会使他们开始做出赠送信物之举来抒发自身情感。 

 

2．借服装写汉代女性之美 

 

  汉人所穿的衣服在《妇病行》“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和《饭牛歌》“短

而单衣裁至骭”中说明当时的季节（逯钦立，1983，270，317）；《乡人为秦

护歌》“冬无绔”透过百姓的穿着说明他们生活的贫困（逯钦立，1983：

211）。服装在上述这些诗中反映了百姓生活状况，并无产生多少美感。汉诗中

写得较多的是用衣服来凸显女性之美，如下面将提及的汉诗。 

  两汉乐府诗在写人时，多数详于服饰举止而略于容貌肌体。（昝风华，

2009：57）事实上并非汉乐府而已，绝大部分的汉诗都带有这种特色。学者李

华萃（2018）认为，这是汉代诗人有意为之，主要是为了留白女性体态与面貌

方面，让读者能够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说明汉代诗人描写技巧的进步（49）。   

  笔者依照李华萃论文进行统计，先秦诗歌包括《诗经》及《楚辞》共有 5

首诗同时写女性容貌和服饰。但是，此类型的诗诗所写的服饰种类较单一，往

往只出现一件头饰或配饰。先秦诗歌中只写女性服饰的诗仅有 6 首，然而只写

                                                                 
7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

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何以结

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郭茂倩，1998：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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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容貌的诗却高达 9 首。汉诗则是截然相反，单写女性服饰的诗占 11 首。诗

中只写女性容貌或同时写女性服饰和容貌的诗，分别共有 3 首。由此可见，汉

代诗人主要是从服饰去审美女子，这与先秦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汉诗主要从汉人所穿的衣服材质及衣服的色彩来描写女性之美。衣服材质

方面往往喜欢使用丝织品来描写女子，主要是因为受到当时所流行的奢华审美

观念所影响。汉代以前都是“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馀则麻枲而已，故

命曰布衣……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紬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

（王利器，2008：350）从此文献可见，汉代以前只有以下三种身份的人士才有

资格穿丝绸服饰：（一）年老者；（二）贵族；（三）婚嫁之时。因此，穿丝

织品者更是代表着其特殊的身份。 

  自西汉中期起，已不再拘限上述身份者才有资格穿丝织品。因为“今富者

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王利

器，2008：350）这种现象说明了此时原本属于上层社会专属的服饰，已开始出

现下移的现象，使丝织材质也被用来制作百姓所穿的服装。（彭卫、杨振，

2002：190）到了东汉时期，蔡邕曾说：“而今之务在奢丽，志好美饰，帛必薄

细，采必轻浅。”（严可均，1997：703）这现象说明当时人们认为唯有奢华的

丝织品才能凸显服装之美。 

  因此，汉诗中也不乏提及丝织服饰的诗句，并将汉代的审美取向融入诗歌，

把美丽的女子与罗、琦、纨、素等丝织材质制成的服饰联系在一起。例如这些

汉诗，《羽林郎》“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陌上桑》“缃绮为下裙。

紫绮为上襦”、《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朝成绣夹裙，晚成中罗衫”、《琴引》

“泣喻而妖兮纳其声声丽颜……美人旑旎纷嬆，枻霜罗衣兮羽旄……”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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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高且长》“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逯钦立，1983：198，

260，284，321，332）虽然，《定情诗》“谷风吹我襦……飘风吹我裳”未说

明衣服质地，然而从春风即能吹动服饰这点来看，似乎从侧面说明该服饰是由

质地轻薄特征的材质所制成的（郭茂倩，1998：1076）。因此，笔者揣测该女

子也是着丝织服饰。 

  上述六首汉诗里，《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及《琴引》，分别以“佳

人……颜如玉”、“美人”为关键字，清楚点明这些穿着丝织服饰的女子，皆

为容貌姣好的女子。余下的四首诗歌，虽未直言诗中主人公为美女，然而笔者

认为这些诗歌可透过诗人的侧面描写，来推断出她们都是容貌姣好的女子。

《羽林郎》和《陌上桑》写出了诗中主人公吸引了其他路过男子的目光，而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了刘兰芝“精妙世无双”（逯钦立，1983：284）。

《定情诗》中则透露该女性的容貌让情郎一见钟情，使得“君亦悦我颜”。因

此，这些现象表明这四首诗的主人公，应当是个美女无疑。 

  笔者从这些汉诗中观察到，似乎只要是容貌姣好的女子，几乎少不了丝绸

服饰的衬托。正如前面所言及，汉代诗歌中很少再用正面描写手法，来写诗中

人物的容貌。因此，自然也很少直接描写女子姣好的容貌。当这种现象发生时，

汉代诗人多数选择将两个皆认为“美”之物，即人物及衣服摆在一块，使它们

之间产生一种连接作用。当人们看到一个女子穿著丝绸服饰时，就会有一个先

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其女为容貌姣好的女子。 

  此外，诗人也透过服饰材质的特性，即丝织品轻、薄、柔的特点，当刘兰

芝步行，她别在腰上的“流纨素”就会随着她走动而飘动，更带出女性的动感

美（逯钦立，1983：284）。同时，也与她的“纤纤作细步”的体态美相呼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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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1983：284）除了服饰材质之外，汉诗中也透过女子服饰的色彩，来

写女子之美，如写了秦罗敷“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羽林郎》中则写

了胡女的服饰由“红罗裾”点缀等。（逯钦立，1983：26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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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诗的经济民俗文化 

 

 

汉代以前，农桑早已成了古人最重要的经济民俗。本章的第一节将以文献

作为依据来说明汉代仍然重视农桑的原因。此外，此节也将探讨汉诗反映的其

他经济民俗，如纺织及采莲活动。本章的次节则探讨上述民俗在诗中所发挥作

用——反映汉人的审美价值和抒发情感的功能。 

 

（一） 汉诗反映的经济民俗概况 

 

经济民俗 诗句 出处 

农业 “农夫不怠，越有黍

稷。” 

《迪志诗》 

“耕夫释耒耜，桑妇投

鉤莒。” 

《费凤别碑诗》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

其锄。” 

《陌上桑》 

蚕桑 “三月蚕桑，六月收

瓜。” 

《孤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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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敷善蚕桑，采桑城

南隅。” 

《陌上桑》 

“不知谁家子，提笼行

采桑。” 

《董娇娆》 

纺织  “十三能织素。”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夜夜织作，不得下

机。” 

《古艳歌》（孔雀东

飞，苦寒无衣）  

“札札弄机杼。终日不

成章。” 

《古诗十九首》（迢迢

牵牛星）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

织素。” 

《古诗五首》 

“大妇织绮罗，中妇织

流黄。” 

《相逢行》   

采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

田田。” 

《采莲》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

芳草。” 

《涉江采芙蓉》 

表二  汉诗中的经济民俗。 

  《汉书·食货志》云，“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

之寒’。”（班固，1964：1128）管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言语，“一农不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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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黎翔凤，2015：1430）由此可见，周

代时期已将农耕与纺织视为同样重要的经济活动。 

  农桑到了汉代时期，仍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活动。终究其因，主要是因为农

桑本身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农桑所取得的成果乃是百姓生活中必不可缺

的基本需求——食物与衣服。正如汉景帝刘启所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

寒不可衣……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班固，1964：152）因此，汉

代统治阶级鼓励百姓从事农桑。同时，农桑活动也能使低收入阶级的百姓从中

受惠，让他们能够凭着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养活自己使“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

饥寒之忧。”（班固，1964：2849）。倘若一国之民连基本需求都无法得到满

足，会逐渐动摇统治者的政治根基，带来如史书所言“失农桑时，五亡也”的

后果8。（班固，1964：3088） 

  自古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模式为“男耕女织”。到了汉代时期，

这种经济模式仍是被继承下来。《费凤别碑诗》“耕夫释耒耜，桑妇投钩莒”

划分了汉代时期男女经济活动的分配，说明汉代依然由男性负责耕种，女性负

责蚕桑。（逯钦立，1983：176） 

  蚕桑活动历史悠久，传说黄帝的元妃螺祖就已发明了推广育蚕技术（陈金

章，2007：14）。若从文学作品中查找，已有不少文学作品有着相关记载。如

《豳风·七月》中“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表明周代的

采桑养蚕于夏历三月进行（程俊英、蒋见元，2009：410）。《孤儿行》写了

“三月蚕桑”说明直至汉代仍保持然保持三月蚕桑的民俗文化。（逯钦立，

1983：271）蚕桑自古以来都受到重视，因为它能提供原料予纺织活动。因此，

                                                                 
8说明百姓失去农桑活动时为人民将死亡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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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如《董娇娆》“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和《陌上桑》“罗敷善蚕桑，

采桑城南隅”都仍可见描写蚕桑采桑活动（逯钦立，1983：199，259）。 

  汉代手工业如纺织活动，因为受到统治者的鼓励，逐渐使自给自足成为汉

代主要的经济形式。（郭必恒，2008：32）有关汉代手工业活动在诗中的功能

则将于下节探讨。汉诗提及的纺织活动，其成品似乎以丝织品居多。例如下列

四首汉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织素”、《相逢行》“大妇织绮罗，

中妇织流黄”、《长安有狭斜行》“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及《上山采蘼

芜》“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都说明了诗中主人公正在纺织丝绸。（逯钦

立，1983：283，265，266，334）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或许与汉人对丝织衣着的

偏好有关。 

  除了农耕、采桑蚕桑与纺织外，汉诗还反映了一个当时的民俗，即采莲活

动。汉诗《江南》乃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此民俗活动，因为文献的缺乏导致

无法断定汉代是否为此民俗活动开始的源头。学者俞香顺认为采莲活动的兴起，

主要是伴随着荷花经济性状与观赏价值的发掘，而产生的一个农事活动。（俞

香顺，2005：89）这类采摘活动主要都是由女性负责。汉代诗歌提及采莲民俗

的诗歌并不多，只有《江南》与《涉江采芙蓉》两首诗记载了采莲民俗。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农、桑、及纺织到了汉代，仍获得汉代统治阶级的高

度重视，认为应当“天下以农桑为本。”（班固，1964：232）因此，农桑自然

成了百姓生活中重要的经济活动。自然而然地，这些受到汉人重视的经济活动

也渗入汉诗，成了部分诗歌的内容或题材。（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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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诗中经济民俗的功能 

 

  汉诗中常见的纺织活动，实际上可从中发现当时社会的娶妻标准。除此之

外，汉诗中百姓的经济活动，也被来用以反映劳动者的情感。 

 

１. 反映汉代男性娶妻审美 

 

  从汉代诗歌中可见，女性与纺织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系，因为一旦出现与

纺织相关的字眼，诗中必定会出现已婚妇女的形象。正如下列四首汉诗： 

 

  《相逢行》：“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 

  《长安有狭斜行》：“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夜夜

不得息。三日断五匹。” 

  《上山采蘼芜》：“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逯钦立，1983：265-266，28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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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能力在两汉时期，已经成为女性婚前不可或缺的一个能力，因而它反

映了汉代的娶妻审美。正如《后汉书·列女传》说明汉代女子必须坚守及秉持

的四种行为，“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

妇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

客，是谓妇功。”（范晔，1973：2789）这番话表明虽然当时不要求妇女必须

拥有高超的手艺，然而她们仍必须拥有最基本的纺织能力，因为纺织能力在汉

代时期是被视为女性妇功的内容之一。 

  汉代之所以如此重视女性的纺织能力，出自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点，如前

文所提，由于统治者的鼓励，汉代已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一般百姓

的家庭里，男性负责耕种，女性则负责纺织，从中取得他们所需的衣食。倘若

女子不习纺织，该家庭的衣物来源将会成问题。另一点为纺织的成品可被出售，

并用以补贴家庭收入，如河南乐羊子的妻子，靠纺织来供丈夫读书9。对于非富

裕家庭的普通百姓而言，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也可以从不少汉诗中发现，当时的社会是颇重视女性的纺织能力，特

别是在中下阶级的家庭，纺织能力也成了男士择偶必备条件之一。《上山采蘼

芜》中的前夫从两方面，即外貌与纺织能力将新妇与弃妇进行比较。“颜色类

相似，手爪不相如”更是说明两汉时期对女子的纺织能力的重视程度，堪比一

名女性的外貌（逯钦立，1983：334）。倘若女性的纺织能力受到否定，在当时

社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因为她们将会被盖上不贤惠的标志。严重者甚至将被

                                                                 
9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

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羊子感其言，复还终

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范晔，1973：2792-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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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送回娘家，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刘兰芝，就因而被“大人故嫌迟。非

为织作迟……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逯钦立，1983：283）这反映了纺

织不仅是女性必备的能力外，它也已经成为判断女性是否为好妻子的标准。 

  此外，汉诗也反映出对于女性纺织成品的数量极为重视。《上山采蘼芜》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逯钦立，1983：

334）。根据《说文》记载，汉代时期匹与丈的单位换算为“一匹，四丈也。” 

（许慎，2006：635）同样具备纺织能力的新妇，尽然因为其成品不如前妻多，

使得丈夫有了“新人不如故”的感慨。此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刘兰芝

几乎每日都是“鸡鸣入机织……三日断五匹。”（逯钦立，1983：283） 

  从上述汉诗可见，多数已婚妇女其实皆懂得纺织。除了《相逢行》和《长

安有狭斜行》两首诗中的“小妇无所为。”（逯钦立，1983：265，266）笔者

认为，该家庭之所以能够接受“无所为”的媳妇，主要与其所在的家庭背景有

关。这两首诗都分别展现了当时属于中上阶级的家庭生活。前一首诗提到“黄

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 ，后一首则“大子

二千石。中子孝廉郎。”（逯钦立，1983：265，266）不论从家庭住居环境或

男子所从事的职业来看，这两个家庭都属于富裕家庭。如此富裕家庭自然也不

缺钱财，对于女性纺织能力也不如一般中下阶级家庭般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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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反映群众百姓的苦与乐 

 

  汉代诗歌中亦有少数的诗歌，借用百姓日常生活的经济活动，如纺织与采

莲反映百姓情感。这些民俗现象在诗歌中的功能，已不仅是反映汉代的民俗状

况而已。它们都而是已被融入百姓情感，用以表达百姓的喜乐。 

  从《迢迢牵牛星》“纤纤擢素手”与“札札弄机杼”说明此诗塑造的是一

个纺织女子的形象（逯钦立，1983：331）。但是，从“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

女”又说明此女身份不简单，乃是借用了牛郎织女的传说（逯钦立，1983：

331）。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到被融入文学作品中都说明当时社会为传统男耕

女织的经济模式。（杨梅，2015：19）早在周朝时，诗人已将男耕女织经济活

动融入诗歌的创作，如最早出现织女的记载的《小雅·大东》10。这首诗歌只将

牛郎织女视为星宿的名称，因而不借以寄托任何情感。 

  到了汉代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也逐渐形成一个大致的故事轮廓11。此时虽

然并未说明织女因何原因造成与牛郎的分离。从文献的氛围来看，织女的出现

象征分离，而分离更是会引起双方的悲伤。因此，汉代诗人在将织女形象运用

在诗中时亦是延续此基调，用以抒发个人的相思离别之苦。 

  笔者认为，到了汉代时期织女已逐渐被拟人化，因而被诗人附加人类的情

感也是难以避免12。例如，汉诗的织女是能够反映一个女性的苦。如前文所提及，

对两汉时期的女性而言，纺织是她们生活中重要的活动。但是，《迢迢牵牛星》

                                                                 
10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不以服

箱。”（程俊英、蒋见元，2009：634-635） 
11
 《风俗通义》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严可均，1997：360） 

12 《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司马迁，2014：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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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织女却悲伤过度，以致她虽然每日想要尽力纺织，却仍然“终日不成章，泣

涕零如雨。”（逯钦立，1983：331）笔者认为，这几句诗主要想要强调女子相

思之苦的严重程度。所以，诗人借用织女形象，其实是要抒发自己宛如织女般，

饱受相思之苦的折磨。 

  除了借用纺织民俗外，汉代诗歌也有借用采莲民俗来表达情感，如《涉江

采芙蓉》。“芙蓉”乃属“莲花”的其中一个别名。诗中“所思在远道”表明

诗中主人公与爱人处于分离状态（逯钦立，1983：330）。再加上“芙蓉”与

“夫容”的读音相近，所以被用作寄托女性的相思之情。同样涉及采莲活动的

《江南》所流露的情感，则与《涉江》截然相反。诗中虽未言采莲者的情感，

但是却透过采莲者所观察到莲池中鱼儿活泼的身影——“鱼戏莲叶间。鱼戏莲

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逯钦立，1983：256），侧面

反映百姓进行采集活动时的欢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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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汉诗的饮食民俗文化 

 

 

笔者首先将把汉诗中的饮食民俗与先秦时期的饮食民俗进行比较。由于汉

诗饮食种类的繁多，笔者将挑选其出现频率度较高或具有丰富意义的饮食在此

节进行论述，以便进一步分析上述民俗在诗中的价值。本章的第二节则将探讨

饮食民俗在诗中所产生的文学作用及其实录社会现象的功能。 

 

（一）汉诗反映的饮食民俗概况 

 

食物类 

食物名称 诗句 出处 

禾 

 

“禾黍不获君何食。” 《战城南》 

“且概且粪，长我禾

黍。” 

《郑白渠歌》 

“习习晨风动，澍雨润

禾苗。” 

《巴郡人为吴资歌》 

黍 “禾黍不获君何食。” 《战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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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概且粪，长我禾

黍。” 

《郑白渠歌》 

“农夫不怠，越有黍

稷。” 

傅毅 《迪志诗》 

粟 “苍梧多腐粟，无益诸

军粮。” 

《东光》 

“一斗粟， 尚可春。” 《淮南王歌》 

“虽有千黄金，无如我

斗粟。斗粟自可饱，千

金何所直。” 

《汉末洛中童谣》 

“持金易粟，粟贵於

金。” 

《汉末江淮间童谣》 

稷 “劬劳日稷兮惟惠勤

勤。” 

仇靖《李翕析里桥郙阁

颂新诗》 

“农夫不怠，越有黍

稷。” 

傅毅 《迪志诗》 

粱 “石上慊慊舂黄粱。” 《后汉桓帝初城上乌童

谣》 

米 “盎中无斗米储。” 《东门行》 

谷 “中庭生旅谷。” 《十五从军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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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谷持作飰。” 

“百谷蓁蓁，庶草蕃

庑。” 

班固《灵台诗》 

“籍敛之时，掩收嘉

谷。” 

《玄冥》 

麦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

当获者妇与姑。” 

《桓帝初天下童谣》 

“桑无附枝，麦穗两

岐， 张君为政。” 

《张君歌》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

成穗。” 

《古歌》（高田种小

麦） 

“道边燕麦，何尝可

获。” 

《古歌》（田中菟丝） 

葵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

旅葵。” 

“舂谷持作飰，采葵持

作羹。” 

《十五从军征》 

“采葵莫伤根，伤根葵

不生。” 

《采葵莫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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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园中葵，朝露待

日晞。” 

《长歌行》  

豆 “种一顷豆，落而为

萁。” 

杨恽《歌诗》 

“饭我豆食羹芋魁。” 《王莽时汝南童谣》 

芋 “饭我豆食羹芋魁。” 《王莽时汝南童谣》 

瓜 “三月蚕桑，六月收

瓜。” 

《孤儿行》 

“甘瓜施兮弃绵蛮。” 《箕山操》 

饮品类 

酒 “清白各异蹲，酒上正

华疏。” 

《陇西行》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

玉壶。” 

《习林郎》 

“上有双蹲酒，作使邯

郸倡。” 

《鸡鸣》 

“酿美酒，炙肥牛。” 《西门行》 

“不如饮美酒，被服执

与素。” 

《驱车上东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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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歌舞，乐复何

须。” 

《满歌行》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

为薄。” 

《青青陵上柏》 

“以何忘忧，弹筝酒

歌。” 

《善哉行》 

“归来酌美酒，挟瑟上

高堂。” 

《董娇饶》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

水头。” 

《白头吟》 

表三 汉诗中的饮食民俗。 

  粟，即今谓之谷，为中国历史悠久的作物。粟为一般平民百姓最常食用的

食物。（马越，2016：15）《西京杂记》曾记载公孙弘为西汉丞相时，招待故

友食“脱粟饭”而饱受其友批评13。从此文献中，可以看出粟非权贵会食用之食。

因此，粟通常是以作为百姓饱腹之物出现在诗中。（马越，2016：15）例如

《汉末洛中童谣》、《汉末江淮间童谣》、《东光》、《东门行》等诗都强调

了粟对百姓的重要性。此外，《淮南王歌》 “一斗粟，尚可春”则是记载了粟

的加工方法。（逯钦立，1983：120 ） 

  《仓颉篇》指出为“粱，好粟也”，《汜胜之书》“粱，秫粟也。”（贾

思勰，2001：60）因此，粱是属于上等品种并较黏的粟。因此，粱多数为贵族

                                                                 
13 详见见曹海东（1995）《新译西京杂记》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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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食用的主食。这点能从《后汉桓帝初城上乌童谣》获证。学者王子今指出

“河间姹女” 其实是暗指汉灵帝生母永乐太后。（王子今，2007：20）因此，

说明黄梁为皇室食用的主食。 

  此外，汉人所食用的谷物还有禾。《说文》指出禾于二月开始生长，大约

会在八月时完全成熟。因此，“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许慎，2006：320）

黍与稷两者的穗型因为十分相似，都是穗粒分枝疏散，如稻穗状，因而古人区

分黍稷主要是从其特性上进行——有粘性者为黍米14，不粘则为稷米。（柴波，

2001：7-8） 

  麦在先秦时期已开始种植15。麦又能被区分为大麦与小麦两个不同的品种。

随着小麦加工技术的发展，能将小麦转变为面食。因此，加工技术的发展丰富

了人民的饮食，使百姓对它的需求急剧增，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小麦适合生长

于气候温暖、平原肥沃的土地。（柴波，2001：9）《古歌》“高田种小麦，终

久不成穗”也说明高田非适合小麦生长的地理位置。（逯钦立，1983：297） 

  《急救篇》为汉代教学童识字之书，书中列出 15 种蔬菜却由葵菜居首，因

而葵菜在汉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蔬菜16。早在周代时期“葵”已经被记载入文学

作品里。《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说明周代人们已经开始食用葵菜了。

（程俊英、蒋见元，2009：413）此诗中记载百姓采摘苦菜的情景，因而推论当

时百姓食用的是野外采摘的葵菜。（李增林，1982：50）自至战国时期，葵菜

                                                                 
14
《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穜，故谓之黍。”（许慎，2006：329） 

15
 殷商甲骨文、《周礼》记载，商周时期曾出现“告麦”、“登麦”等祭礼。（郭必恒，2008：

96） 
16 “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史游，

1989：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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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移入园中种植17。到了汉代虽然已有人工方式栽种葵，如《长歌行》“青

青园中葵”，但是仍有百姓采集野葵食用，如《十五从军征》“井上生旅

葵……采葵持作羹。”（逯钦立，1983：262，336） 

  豆又被称之为“菽”。它在先秦时期曾为五谷之一，其地位仅次于粟的重

要粮食作物。（郭必恒，2008：99）《战国策·韩策》提及，“民之所食，大

抵豆饭藿羹”，可见豆在先秦时期早已成了百姓的粮食之一（程夔初，2013：

281）。纵使豆已不再是汉代的主食，为汉人的副食，然而因为豆本身的性质，

到了汉代仍继续被广泛种植。（熊莹，2012：53）因为豆的产量较高，可作为

灾荒年间的粮食——“大豆保岁揚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贾思勰，

2001：95）同样与豆能作为救灾粮食的还有芋头18。学者马越（2016）依据《说

文》对芋的解释，认为芋头淀粉含量颇高，因而才会被视为救济灾荒的主力

（23）。 

  《汉书·食货志》曰，“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

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班固，1964：1182）这句话说明了酒在

汉代时期，已渗透各个阶级，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因为酒的用途

非常广泛，不论祭祀、强身健体或是宴会，都会见到酒的踪迹。酒也成了汉诗

中常见的饮品，如《鸡鸣》、《西门行》、《满歌行》及《白头吟》都写出酒

出现在各种宴会里。 

                                                                 
17
 先秦时期不少的文献记载，说明汉以前已出现栽种葵菜的技术。例如，《管子·轻重甲》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北郭者……以唐园为本利……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

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灸者不得树葵菜”和《史记·循吏列传》“食苑而美，拔其园葵而弃

之。” （黎翔凤，2015：1421；司马迁，2014：3770） 
18
“袁安字召公， 除阴平长。时年饥荒， 民皆菜食， 租入不毕， 安听使输芋， 曰：‘百姓

饥困， 长何得食殼？’先自引芋， 吏皆从之。”（李昉，196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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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诗中饮食民俗的功能 

  此节会针对饮食民俗在诗中的作用，分别从其文学功能与实录社会现象的

功能进行论述。 

 

1.  饮食民俗的文学功能 

 

  在汉诗中，葵成了渲染诗歌氛围的素材。《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旅，

寄也，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范晔，1973：32）因此，《十五从军征》

“井上生旅葵”是指野生葵菜（逯钦立，1983：336）。首先，从其生长环境来

看，野葵为无人打理之物。如今，老兵的家园已变得“松柏冢累累。”（逯钦

立，1983：336）人去楼空的家园，也如葵菜一般，成了无人打理之物。无人管

理的屋宅命运又与野生葵菜何其相似！它们都是被放任，并让其自生自灭。最

终，家园荒凉变为无人打理后，才会让野生葵菜攀至井台上。 

  “旅葵”一词自被《十五从军征》使用，结合野生葵菜与废弃屋宅的环境，

渲染故居的荒凉后，后世不少诗人亦延续其写法，用在诗歌中。（李增林，

1982：50）例如，曹魏阮瑀的《诗》“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梁朝何逊

《行经范仆射故宅诗》“旅葵应蔓井，荒藤已上扉”和明代李之世《同万益之

刘平子梁伯静嘉荐侄出郭酹吴非熊》“旅葵蔓荒阶，枯藓上颓墙”，都纷纷在

诗中用“旅葵”，凸显无人住居的废宅荒凉的景象。（逯钦立，1983：381，

1707）一般上，诗中都是以葵表荒凉较多，然而汉诗《十五从军征》也曾以

“旅谷”描写荒凉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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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葵菜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能够生长的植物19，可说是个常青的植物。当葵

菜被写入诗歌时，更是能在整个诗歌中，展现出一幅绿意盎然的景象。因此，

诗人才会在《长歌行》中曰“青青园中葵。”（逯钦立，1983：262）纵使再如

何常青的植物，有朝一日仍会如“朝露待日晞”般，迎来它消失的一天（逯钦

立，1983：262）。因此，葵菜才会“常恐秋节至。”（逯钦立，1983：262）

但是，这又是它不可抗拒的命运。万物的生长规律也如岁月般，会有转眼即失

的一日。因此，诗末才会写下“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感慨。（逯

钦立，1983：262）葵菜也在汉代形成一个意象，用以表示岁月的流逝。此后，

唐代李白《古风·青春流惊湍》“光风灭兰蕙，白露洒葵藿”写了秋天葵菜凋

零的现象，表达岁月的流逝感慨（王琦，2006：149）。 

 

２. 揭露百姓的生活百态 

 

  《迪志诗》“农夫不怠，越有黍稷”与《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新诗》“劬劳

日稷兮惟惠勤勤”都强调负责种植的农民需勤快。（逯钦立，1983：173，189）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将使百姓都有粮可食。此外，《郑白渠歌》“且概且粪，

长我禾黍”与《巴郡人为吴资歌》都说明禾黍生长的必备条件（逯钦立，1983：

121）。其中，“澍雨润禾苗”透露气候对粮食生长的重要，因为气候不佳很有

可能会造成粮食不足（逯钦立，1983：215）。 

                                                                 
19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可种葵……六月，六日可种葵，中伏后可种冬葵。九月，作葵

菹，干葵。”（贾思勰，2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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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汉诗中也反映动荡时局对百姓生活所造成的苦楚。战火的蔓延，使

得百姓四处逃难保命，造成土地变得无人耕作。朝廷欲与外敌开战时，为确保

军力充足都会强制男丁服兵役。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粮食无人收割，正如

《桓帝初天下童谣》出现“小麦青青大麦枯”的现象（逯钦立，1983：219）。

战争也会破坏粮食的来源，如《战城南》中也是因为战争使得农民“禾黍不

获。”（逯钦立，1983：157）所以，也难以看见如《玄冥》“掩收嘉谷”收谷

的景象。（逯钦立，1983：149） 

  当粮食的来源遭受破坏时，就会引起粮食短缺。倘若粮食短缺至极点，粮

食价格飙涨成了难以避免的现象。《汉末洛中童谣》“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

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与《汉末江淮间童谣》“持金易粟，粟贵於金”

说明在粮食短缺的社会里，粟无论是其珍贵程度或价格，都远超金价。（逯钦

立，1983：226，227）粟当时可说是有市有价，是百姓饱腹，继续生存的必备

需求。粮食的短缺，也会扭曲人性，使百姓为了博得一线生机，挺而走险。

《东门行》中男子就是在“盎中无斗米储”的逼迫下，选择放弃安稳的生活，

不顾妻子的挽留，决定“拔剑东门去。”（逯钦立，1983：269）《东光》“苍

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说明粟米对战士的重要（逯钦立，1983：256）。因为，

粮食短缺或将成为战败的原因之一。针对《战城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

忠臣安可得”（逯钦立，1983：157），学者郑文认为上述诗句说明“饥兵御敌

无不败者，这就是城南郭北多死人的缘故”。（转引自马越，2016：31） 

  除了战争外，人为失误也会造成当地百姓之苦，如《王莽时汝南童谣》。

根据文献的记载，倘若百姓能够食用仅为豆类与芋头两种食物时，俨然已成了

荒年的象征。《史记·项羽本纪》曾记载，项羽正准备伐秦时，却只能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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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食芋菽”来充饥（司马迁，2014：390）。这是因为当时正逢“今岁饥民贫”

所造成的（司马迁，2014：390）。结合文献以及《王莽时汝南童谣》的创作背

景记载，可见当地百姓也正面临着人为失误，所造成的荒年。因此，他们在食

物的选择上，也是非常有限，只能“饭我豆食羹芋魁”（逯钦立，1983：127）。 

  从汉诗来看，酒的功能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用以交际、娱乐及忘忧愁。在

人的交际场合里，酒用来送离或招待宾客的饮品。前者有《白头吟》“今日斗

酒会，明旦沟水头”，后者有《陇西行》“请客北堂上……清白各异樽，酒上

正华疏。”（逯钦立，1983：267-268，274）。此外，酒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百

姓的娱乐活动中，成为助兴的饮品。《青青陵上柏》“斗酒相娱乐”说明纵使

酒不多，它仍能起到娱乐的功能（逯钦立，1983：329）。有的时候酒与歌舞搭

配，如《鸡鸣》“上有双蹲酒，作使邯郸倡”和《满歌行》“饮酒歌舞，乐复

何须”（逯钦立，1983：258，276）；有时则以佳肴搭美酒，进行享乐，如

《西门行》“酿美酒，炙肥牛”（逯钦立，1983：269）。 

  酒对百姓而言，还能用来抒发个人心中的愁闷。譬如《董娇饶》“何时盛

年去，欢爱永相忘。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和《驱车上东门行》“自古生

死相更替，圣贤难过生死关……不如饮美酒”都用酒来忘却人生短暂、转眼即

逝的愁。（逯钦立，1983：199，332）《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

何忘忧，弹筝酒歌”则是试图以酒来忘却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逯钦立，

198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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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综合上述所言，汉代民俗文化在诗中具有以下四种功能：（一）实录社会

现象的功能；（二）抒发众生情；（三）反映社会价值观；（四）担负文学功

能。 

汉诗里的服饰与饮食民俗记载了汉代的物质文明。汉诗中出现的大部分民

俗仍与先秦时期的民俗是一脉相传，唯有汉代女性所佩戴的发钗和耳饰“珰”

是汉代时期才出现的民俗文化。此外，汉诗的民俗也记录当时百姓所进行的经

济活动，包括采莲、采桑、纺织等。 

经济与服饰民俗也反映了百姓的生存状态。例如饮食民俗除了记载汉代百

姓所食用的食物种类外，一旦百姓食物选择只局限于豆芋两类时，说明百姓生

活面对窘境。饮食民俗方面也可看到动荡时局，如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进而威胁百姓的生存。服饰方面，当百姓在不恰当的时节穿着单薄的服装，说

明百姓生活的困苦。   

  民俗文化在汉诗中也被用来抒发众生情。配饰在某些情况下，或出自个人

原因，包括不得已的分离、无法团聚等因素，或是双向喜欢的前提下，因为配

饰小巧的外形使它得以成为寄托、传达情感的媒介。赠送信物之举在上述情况

下，也为抒发自身情感的表现。酒在诗中也成了某种娱情活动与用以抒发个人

情感的饮品。在一些汉诗中，诗人也透过劳动百姓的形象，反映百姓进行经济

活动时所产生的苦与乐。   

  透过观察诗中的服饰与饮食民俗，实际上它们能够反映汉人的审美观与农

耕社会所形成的价值观。汉人是通过对服装材质的讲究来凸显女性之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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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的特性被用以强调女性的动感美。此外，汉诗中也常把两个当时被视为

“美”的人与物，摆在一块使它们之间产生系联作用，引发读者想象空间。汉

人所进行的纺织活动也变为反映时代审美的媒介，因为除了重视女性形态美之

外，汉人也重视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并将其视为择偶标准。饮食方面则强调农

民辛勤的重要。毕竟，唯有如此才能让百姓过上无粮的愁苦生活。 

  最后，百姓所食用的粮食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野生自长与人工培植的环

境，分别用以渲染不同的诗歌氛围。前者用以表示萧瑟氛围，而后则成了渲染

绿意盎然画面的素材。 

  由于笔者仅在此文中，挑选三个在汉诗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民俗文化进行研

究，因而未能全面处理诗中的民俗文化。再加上鲜少学者将民俗文化紧扣文学

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因而笔者认为这方面在未来尚有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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